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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的水多，鱼自然也多。
小时候，到河边钓鱼，最容

易上钩的是罗汉鱼、鳑鲏鱼、虎
头鲨。钓鱼靠的是耐心，往往
我钓两条就没有兴致了，只觉
得渔船捕鱼更有意思。渔民们
有一种特殊的捕鱼方式，用竹
篾制成的渔具，中间是空的，大
半人高，一米多宽，鱼可以游进
去，但出不来。根据他们的经
验，选择好有鱼的河段，然后用
这些渔具一个接一个拦住，再
拼命闹鱼。用脚上的木板敲击
船头，发出清脆的响声，受惊扰
的鱼向这些渔具窜去，没头没
脑地钻进去。我们小孩最喜欢
看这样的热闹，只感觉渔民们
很有本领，他们靠着音乐的节
奏很轻松地捕到了鱼。

渔民们捕到的大多是小杂
鱼。捕好了鱼，立即停靠到岸
边，将这些小杂鱼卖出去，说是
卖，其实不太准确。那时候，生
活条件差，家家几乎没有闲钱，
岸边人家只能从家里舀来斤把
大麦小麦来换取。

母亲一发现有渔船靠岸，总想办法换来小杂
鱼。放在簸箩里的鱼，活蹦活跳，银光闪闪。母亲
一路走，一路笑，这些小杂鱼可以改善一家人的伙
食，也可以增加几个孩子的营养。

小杂鱼只用指甲刮鳞片，再将肚子里的细肠清
理干净。母亲很熟练地做完这些，又找来咸菜，最
好是把子菜，作为佐料，再到菜园里，摘了新鲜的葱
蒜青椒。母亲用白糖熬成糖色，放油盐，将姜葱一
并放入，加水，先做好汤，再放进小杂鱼咸菜，不一
会儿，厨房里就飘来了鲜美的味道。

小杂鱼里有几只小虾，红色的，盛盘后色香味
俱全。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就着小杂鱼，吃得有滋
有味。吃小杂鱼，根本不用吐出鱼骨头，一股脑儿，
裹着鲜美的汤汁，全滑进我们的肠胃，润进我们的
血肉里。就连脚边的花猫，也呜呜地叫得甚欢，对
小杂鱼它也情有独钟。最后剩下的汤汁，泡进饭
里，自然让它饱餐一顿。那样幸福的场景，至今让
人记忆犹新。

现在小杂鱼只在饭店里见到，一盘碟子，小杂
鱼和咸菜同煮，虽然鲜美，但好像缺少了什么。

前几天，遇到小时候的伙伴，如今有了自己
不错的事业，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西乡小杂鱼。
小时候的他还是钓鱼的高手，经常旷课，但相比
下，他得到的乐趣要比我多。他说，小杂鱼，还可
以炖了吃，那味道更纯正，更鲜美。这样的吃法，
我见过，类似于现在的清蒸，肉质应该更嫩，更
鲜。他说在外面闯荡，很多时候，就想吃家乡的
小杂鱼，想回到西乡，想在小河边走一走，看一看
清澈的河水里游动的小鱼，毕竟它们还能朝夕与
西乡相伴，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明显看到了他眼
里晶莹的光亮。.

岁月匆匆，物是人非，但西乡的小杂鱼情结，永
远不变，餐桌上的美味，依然是我们心中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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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于 农 村 ，长 于 农 村
的 我 ，对 锄 草 再 熟 悉 不 过
了 。 儿 时 ，每 逢 周 末 ，父
母 就 像 赶 鸭 子 一 样 ，把 我
们 弟 兄 三 个 赶 到 田 间 锄
草 。 春 风 吹 过 ，春 雨 飘
过 ，寂 寞 一 冬 的 野 草 就 迫
不及待地伸出头来。到了
夏 天 ，田 间 的 草 更 是 郁 郁
葱 葱 ，绵 延 不 断 。 父 亲
说 ，田 里 的 草 与 庄 稼 争
肥 ，不 及 时 锄 掉 的 话 ，会
影响庄稼的收成。

我们锄草的工具是月
牙形小割刀，人蹲下来，挨
着地皮割草。好不容易等
到 夕 阳 西 下 ，筋 疲 力 尽 的
我 们 走 在 乡 间 小 路 上 ，哪
里有“带月荷锄归”的浪漫
诗意？

为激活我们劳动的乐
趣 ，父 亲 让 我 们 弟 兄 三 个
排成一行，进行锄草比赛，
看谁锄草快。不服输的我
双 手 并 用 ，一 手 拿 着 割 刀
在 地 上 胡 乱 地 割 草 ，另 一
只 手 在 地 上 使 劲 地 揪 着
草 。 不 一 会 儿 ，我 满 身 大

汗，可是为了追赶第一，顾不得身上沾染许多绿
色的草汁，用脏手胡乱擦拭脸上的汗水。一个多
小时后，我终于夺得了第一名，非常有成就感。
当我骄傲地站起来时，却惹得父母和两个哥哥笑
着 不 停 。 父 亲 领 我 到 河 边 洗 把 脸 ，河 水 的 映 照
下，我看到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脸上有好多泥土，
大花脸像个憨厚的熊猫。

父亲指着我的“杰作”，耐心地对我说，锄草
要锄根，不然死灰复燃，造成重复劳动。听了父
亲的谆谆话语，心中似有所悟。是啊，锄草又苦
又累，但内心浮躁，怎么能把草锄干净呢。锄草
如此，为人处世何尝不是如此呢？

空旷的田野，我与大地零距离接触，庄稼翠
绿的叶子随风欢快地飘舞，我心中不由滋生出一
种 对 庄 稼 的 爱 ，每 次 锄 草 都 尽 力 把 田 间 收 拾 干
净。看到沉甸甸金灿灿的稻穗，我和父母一起体
味着丰收的喜悦，这恐怕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相
处方式。

自从到田间干活，我体味到劳动的艰辛、感
恩勤劳的父母、感谢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改变
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我以前吃饭很挑食，一点
都不懂得珍惜，现在吃多少饭装多少饭成为我的
自觉行动，就连不经意间掉在桌上的米粒，我也
会毫不犹豫地捡拾到嘴里吃掉。

曾 经 吃 过 的 苦 ，变 成 我 们 追 求 幸 福 生 活 的
动力。当我们尽情享受生活的适意时，劳动精神
一直铭记在心。只有努力过，奋斗过，才能倍加
珍惜一粥一饭一丝一缕，才能很好地体味到生活
的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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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是番茄上市季，番茄成了餐桌上的应季
主打菜。番茄炒鸡蛋，番茄牛腩，糖炝番茄……

那天业主群里，有好心人在发消息；正宗尚庄番
茄，5 斤 20 元。同时配有图片，送货上门，一会儿就
有许多人“买买买”地响应。

五月份是各类蔬菜上市的旺季。平时最爱到附
近的露天菜场买菜，新鲜，接地气，有不少是附近的
农民上来卖的，但每次总要买几只番茄。在那醒目
的“尚庄番茄“大笆斗旁总是围着一圈顾客，你 3 斤，
他5斤的买着。

为何尚庄番茄如此受到人们的宠爱呢？且不谈
它是如何生长如何培育的，对于食客们来说，最主要
的是口感，“糯”也就是俗话说的“粉”的意思，吃进嘴
里微甜稍微带点酸，就是说有正宗的番茄本身的味
道。无须广告，口口相传，这就是口碑效应。

尚庄番茄成了我家餐桌上每天的必备菜。百吃
不厌。最简单的吃法，开水一烫，去皮，切成片，撒少
许白糖，名曰“凉拌番茄”。每次做成，两个孩子就来
争抢，为免“战争”，只好分成两小盘，每人一盘。娃
娃们捧起盘子，仰起脖子，“咝咝”吮汁声入耳，盘子
差不多是贴在脸上的，有时番茄片就滚在脸上，成了
大花脸，汁喝完了就吃吃果肉，最后差不多连盘子都
舔干净了，先吃完的还想抢。不是夸张，我家每次都
这样，我就笑。

去年我去大纵湖返程途中，看到路两边彩旗招
展，锣鼓喧天，出于好奇，赶紧前往，原来正巧遇到

了尚庄番茄节。那天天气甚好，蓝天白云飘，果农
们满脸笑。台上歌舞，台下掌声雷动，一片欢乐详
和的景象。

走进展示大棚，一盒盒彩色的小番茄排列着，拿
一盒细看：红、绿、黄、紫，色彩繁多，有鹌鹑蛋那样大
小的，也有乒乓球那样大的，色泽鲜艳，晶莹透剔，煞
是好看。最大的番茄王竟有2斤左右。

看着一棵棵绿色番茄滕枝上挂着的红番茄，在
阳光下似“红灯笼”，婶子们扎着各式头巾，挎着竹
篮，采摘着果子，黝黑的脸上露着喜悦的笑容，那一
刻像油画般的美好。“快，接着”一位婶子随手摘下一
只扔给我，我连忙接住，道声“谢谢！”咬上一口，满口
生津。“就是这味道，小时侯的味道”我情不自禁地说

道，逗得婶子们一片笑声。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什么都要小时侯的味道

呢？因为那时无农药，纯天然的味道，是植物本身
的味道。

现在番茄于我们并不陌生，四季皆有，然而，你
还是最爱吃应季的，本地的。比如番茄，过了季节，
你去菜场超市买，你去看，色泽是大红的，看上去熟
透了的，其形状是尖的，用刀切开，里面的种子和果
肉是分开的，咬一口，水份少，只觉得空空的。而正
宗的尚庄番茄，粉红色，细看粉色中有小小的白点
状，体形略扁，咬一口或切开，里面的种子和果肉是
融为一体的，水份足。

思绪飞远了。快看那边吃番茄、数番茄、画番茄
等活动正热潮迭起，父老乡亲参与其中其乐融融。
精彩的节目集中呈现了尚庄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村一品、一村一特、一
村一貌”的发展理念。尚庄得番茄之益、以番茄为
美、因番茄而兴，在五月的水乡，我遇见最火红的番
茄节，最美的初夏！

据悉，尚庄镇现有番茄种植规模 3000 多亩，从
事番茄种植的农户有近 400 户，从事蕃茄产业的多达
2500 多人。一年一度的蕃茄节既是交流合作搭建的
大平台，更是展示盐都现代农业的大舞台。尚庄番
茄不仅主打我们本地市场，还销往全国各地，已成功
获批中国地理标志，已成为尚庄番茄走向全国市场
的“金字招牌”。

尚 庄 番 茄
□ 郭玉霞

薛仁贵（614 年－683 年），名礼，字仁贵。唐初
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人。唐
朝初年一代名将。薛仁贵 30 岁始投军，在随军征伐
高丽途中，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拔擢。从此征战数
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丽，击破突厥，功勋卓
著，留下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
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一
个个神奇典故。至唐高宗时，薛仁贵累官至瓜州长
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去
世后，薛仁贵被册赠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

在唐朝征伐高丽过程中，薛仁贵多次参与和指
挥东征战斗，在坊间留下了俯拾皆是的传说故事。
龙冈，早在隋唐已是市镇繁庶、商贾云集，得名“千家
居”的沿冈重镇。地处黄海之滨，龙冈自然留下了许
多关于薛仁贵跨海东征的传说故事。

鞍湖镇与“马鞍湖”
现龙冈镇由原龙冈镇、鞍湖镇和盐城市果树良

种场于 2001 年 6 月合并而成。原鞍湖镇的得名，据
《鞍湖镇志》记载，还与薛仁贵跨海东征有关呢。

在原鞍湖镇张本庄（今龙冈镇张本村）东北方向
300 米处，如今还有一处小湖荡。据老人们讲，过去
这个湖荡可大着呢。相传，唐朝大将薛仁贵奉命跨
海东征前，他就将兵马驻扎在这个湖荡一带。当时
的盐城，还是海陆相连，处处湖荡漫漫，芦苇飘飘。
说薛将军部队的养马场就在湖边，人们便把这个不
知名的湖荡叫做“马荡湖”。后因湖形似马鞍，干脆
改叫“马鞍湖”。

又传说，薛将军驻军前，此地本无湖，只因他有
一次遛马时，一不小心，不慎将马鞍跌落，后马鞍下
陷成湖，并越扩越大，形成形似马鞍的湖荡，故称此

湖为“马鞍湖”。再往后，马鞍湖一带就都统称为“鞍
湖”了。

“征东亭”与“破船底”
几年前的清明前后，盐城人到龙冈“看桃花”，都

不到现在的龙冈桃花园，而去桃花园西南侧的“桃花
岛”（今龙冈果林场民俗动态博物馆所在地）。大家
都知道那里桃花烂漫，春色秀丽，却鲜有外来人知道
这里久旱不枯，久雨不涝，是一块风水宝地，当地果
农称之为“破船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薛仁贵奉旨东征后，在泾口一带（今秦南镇
泾口村）安营扎寨，打造战船，操练水军，候旨待发。
这日，薛将军早起，信步来到海边一处土地庙前，见
一农妇正在海边浆洗。薛仁贵不无炫耀地问，“你看
我这艘大铁船明日东征怎样？”农妇答曰“明日东征
铁船不可，木船尚行！”薛仁贵心头不悦，低头不语。
抬头时，农妇已倏忽不见，杳无踪影。次日，东征令
发，铁船和众多战船一起起锚进发。刚来到十几海
里外（现蟒蛇河和盐河交汇处），此时狂风大作，巨浪
滔天，就听“膨”地一声，铁船裂了开来，渐渐沉没，不
少将士连同战船顿时殒命海底。还有几艘战船在巨
浪颠覆中，纷纷挣断了锚缆，向西北方向漂流，后在
桃花岛处触撞暗礁，撞破船底。薛仁贵徒然望洋兴
叹，急速传令，停止进发，修整再战。

后来，为纪念跨海东征而献身的将士，战船漂流
沉没的地方，被命名为“破船底”。又过了多年，为纪
念薛仁贵跨海征东，后人还在蟒蛇河仓家湾子处（今
龙冈镇毓龙社区居委会境内）建起了“征东亭”。终
因战事和缺少修葺，“征东亭”日渐损毁而消失。

凤凰桥与大铁锚
话说薛仁贵不听海边农妇劝阻，一意孤行，挥

师浩浩荡荡向东海出发。哪知，真如农妇所言，船
队离开泾口十几海里时，海面陡起狂涛巨浪，导致
船毁人忙。

据 说 ，大 铁 船 上 的 铁 锚 长 一 丈 多 ，重 800 余
斤。缆绳则是用稻草扭制而成，外表乌黑色，内部
鹅黄色。被海浪挣断的铁锚和缆绳，随着蟒蛇河
入海口滚滚的东逝水，一路向下游流淌，半沉半汆
于海水之中，犹如蛟龙戏水一般，直到凤凰桥东才
停了下来。

据很多老人说，每隔几十年，逢到发大水时，锚
缆总会像水龙一样，沉浮于蟒蛇河中。出现时，河面
总是雾气缭绕，锚缆时隐时现，半沉半浮。据讲，20
世纪六十年代，又有人再次目睹了这个神奇的锚
缆。总之，千百年来，薛仁贵的这艘大铁船和他的东
征一样越传越神，越传越远。

军营村与“兵防站”
盐宝河北岸年余堆旁的军营村，地处龙冈镇西

北片，沿线水陆交通便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
《龙冈镇志》记载，不仅唐代名将尉迟恭、宋朝杨家将
佘老太君曾驻军于此，而且薛仁贵跨海征东时，也一
样有军队在此安营扎寨。

据 1983 年版《盐城县地名录》载，薛仁贵跨海征
东时，还在军营境内设过战壕，称之为“兵防站”。这
里，清末民初，有许多姓王的在“兵防站”周边落户种
地，因为此地驻过军队，同时驻军带兵的“头”，也叫
兵王，因此又叫“兵王舍”。

除了龙冈，数次跨海东征的薛仁贵，还在盐城天
妃闸、八卦洲、收成庄等许许多多的地方，留下了更
多或口口相传、或见诸志书史料的传说故事，让唐初
一代名将的风范始终得到了后人的敬仰。

薛仁贵与龙冈的故事
□ 顾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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